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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卫东找母亲借钱去付图纸钱
刘维把手中的笔和尺子放在桌

上图纸上，疑惑地道：“你在青林镇工
作，怎么以前没有见过你？”“我叫侯
卫东，是今年才到青林镇工作。”侯卫
东不管刘维的态度，继续热情地道：

“刘工，我们准备修通下青林到上青
林的公路。这条公路关系到上青林
七千多人，请你支持。”刘维不客气地
打断道：“地质勘察是我请人做的，已
经将钱付了。这 15000 元是我私人垫
付的，你把这笔钱付给我，随时可以
拿图纸。”

正说到这儿，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
起来，他接了电话，连声道：“朱局，我马
上到你办公室来。”侯卫东见刘维要走，
急忙道：“刘工，我们再商量商量。”刘维
急着走，道：“按照部颁标准，图纸原本应
该收75000元，为了支持上青林镇建设，
我只收了两万元，等于义务做工，你是才
参加工作吧。下次请秦飞跃或是粟明过
来谈这件事。”

侯卫东不断地给自己打气，他用公
用电话给高长江打了一个电话，高长江
的回答很是无奈，“刘工说的是实话，当
初我在上青林乡时，答应过他开工就付
钱。可是图纸刚刚画好，上、下青林就
合并了，这事就拖了下来。”“高乡长，刘
维说付 15000 元就可以拿图纸，能不能
给秦镇长说一说。”高长江叹息道：“实
话给你说，赵永胜和秦飞跃两个领导
其实没有修路的积极性，这 15000元不
好拿。”

挂了电话，侯卫东半天都没有回
过神来。他原本很是讨厌刘维，知道
事情真相以后，觉得刘维还是可以争
取，便又来到交通局找刘维。刘维看
到侯卫东，有些吃惊，此时办公室还有

其他同志，他给侯卫东递了一个眼色，
转身就朝外面走。下了楼，刘维生气
地道：“这图是我接的私活，你别到办
公室来找我。以后来找我，我一概不
会承认。”侯卫东咬着牙道：“刘工，我
先拿 5000，等村里集了资，再给你送过
来，行不行。”磨了半天嘴皮，刘维考虑
收到多少算多少，这才同意了拿 5000
元来取图。侯卫东从办公室出来以
后，坐车直奔吴海县，找母亲刘光芬借
钱去付图纸钱。

第二天早上取了钱，侯卫东坐车
返回益杨县。在交通局等到下午五点
钟，终于见到了刘维。侯卫东脸上保
持着微笑，等到他说完，把钱拿了出
来，道：“这是我私人的 5000 元，先把
图纸取出来，等开了工，我再想办法把
钱凑满。”

刘维再三追问，确定这五千元真
是私人的钱。他认真打量侯卫东，道：

“你在下面等一会儿，我把图纸给你。”
刘维临行前，再次问道：“你私人出了
这钱，万一镇里不认这笔账，你的钱就
打水漂了。”

在等待刘维之时，交通局大门口进
来一辆皇冠车。等车停稳，刘坤从皇冠
车前门下来，他穿着笔挺西服，手里提着
包，走到后车门，弯着腰将车门打开。楼
上快速跑下来好几个人，一个高大胖子
快步走上前，道：“马县长，欢迎到交通局
视察。”

侯卫东站在交通局小院子的角落
里，看着马县长、胖子以及刘坤一行，
趾高气扬地上了交通局办公大楼，心
道：“刘坤当上了马县长的秘书？”想
到自己在青林山上的遭遇，对比着刘
坤的风光，他心里仿佛被针猛地刺了
进去。

等了十来分钟，刘维下了楼，将图纸
交给了侯卫东，小眼睛不停地眨，道：“这
是从山下公路到独石村的图纸，你们拿
到以后就可以开工了。独石村到场镇以
西的图纸我保存着，我是先小人后君子，
拿钱来取图纸。”

刘维上楼就变了卦，把侯卫东气得
跺脚，却也无计可施。

出了交通局，侯卫东心情压抑到了
极点。他抱着图纸，用公用电话给小佳
打了一个电话。

小佳正准备陪着园管处领导向建委
步海云主任汇报工作，接到电话以后，匆
匆说了句道：“我正忙着，改天再说。”就
挂了电话。

听到小佳冷淡的声音，侯卫东如站
在悬崖边再次被人踢了一脚，心情晦暗
无比。到了车站已是六点半了，最后一
班到青林的车于十分钟前发车。侯卫东
抱着图纸茫然地走出了车站，刚从车站
出来，就听到一声招呼。

一身红裙的段英高兴地道：“侯卫东，
真巧，你是才从青林镇进城？”得知是误了
班车，她马上道：“到我家里去吃饭，我今
天买了鱼，正愁一人吃不完。”

侯卫东心情低落着，接受了段英的
邀请。

回到家里，段英到里屋换了厂里发
的薄丝衫，问道：“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事
情，愁眉苦脸的？”“事事不顺心，
想做点事真是难。”

广告策划师颜希晓与市场部李子睿共有一
个心愿，那就是在他们打拼已久的繁华都市J市
落户安家，从此成为J市市民。得知国家为刺激

房产市场而出台“购房落户”政策，因共同利益，李子睿与颜
希晓走进婚姻殿堂，以婚姻作为约束手段，以落户为目的，
三年过后，各走各途。而婚姻无儿戏，三年协议期满，他们
之间，是情尽，还是末路？

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
迁，交织进1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
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
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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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睿的前女友传来有
身孕的消息

希晓愣愣地看着眼前
这 个 有 些 心 灰 意 懒 的 男
人，想了一会儿才讪讪笑
道：“谁怀孕了？”“若珊。”
李子睿紧握着手机，骨节
因 用 力 而 泛 出 苍 白 的 颜
色，他紧紧咬唇，忽而抬头
看她一笑：“颜希晓，你告
诉我，你们女人，到底有几
句话是可以信的？”

她还未给他答案，李子
睿的控诉已在唇齿间绵延而
出：“昨日还告诉我她心有不甘，还做着与我重修旧好的梦，今
天就打电话说自己有了三个半月的身孕，颜希晓，你告诉我，
你是女人，懂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三个月啊……”他突然一声哧笑，猛地靠在沙发上自嘲
地勾起唇角，“与我分手四个月，现在就已经有了三个月身
孕。颜希晓，你说，我该对这个女人说些什么？我又能对她说
些什么？”

颜希晓咬咬唇，过了一会儿才抬眸看他：“你该感谢
她，分手四个月，在三个多月的时候才有了孩子。这就说
明她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作出背叛的实质性举动。”
李子睿一愣，显然是没料到她会如此答复，过了一会儿才
苦笑着起身：“你说得对，我该感谢她。没了她的放手，我
哪能这么快成为 J 市市民，哪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哪能生
活得这么好！”

看着李子睿有些摇晃地跌进卧室的背影，颜希晓紧紧
攥拳，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她万万没有想到，在她得知
自己有三个月身孕的同时，李子睿的前女友冉若珊，也传来
了有身孕的消息。看得出来，李子睿对他前女友仍然余情
未消，以至于刚才得到消息时那副样子，根本不像那个在市
场决策上叱咤风云的佼佼者，整个人反而像是被卸了重要
零件一般，失魂落魄。

如果是得知她怀孕的消息呢？希晓脑海里突然蹦出这个
念头，凭着他们现在的关系与身份，如果她有了身孕，李子睿
将会给予这样的事情什么定位？

背叛吗？以他们用协议来束缚的关系，这个太具有感情
力度的词儿，怕是衬不起的。颜希晓叹了口气，将头狠狠埋在
被子里，眼前却不断回映出刚才李子睿黯然至极的表情，直到
深夜，仍是驱之不去。

半夜，她清晰地听到了卧室的门响，李子睿脚步虽放得极
轻，却还是一步步砸在了她的心上。希晓下床，悄悄打开门，
原想只看一眼李子睿便回去睡觉，却没料到房间门“吱呀”一
声响，他已经抬起头来。

左手执烟，仍是不吸，好像是故意将自己置身于烟雾的缭
绕蒸腾。看到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投过目光，他唇角轻弯：“吵
醒你了？”

“没有没有。”颜希晓连连摇头，脸却莫名地红了起来，仿
佛眼前的男子越表现出漫不经心，自己好像就越会被看穿那
点心事，待了一会儿，看李子睿并无与她继续沟通之意，便只
能咳了两声，刻意淡化自己的关切心思，“你不舒服吗？”

“没有，只是睡不着。”李子睿微叹一声，用力将烟蒂按于
烟灰缸熄灭，仿佛怕死灰复燃，再干脆地倒上一点茶水，专注
地看着烟蒂在面前失去生息，他低声道：“我只是心里犯堵。”

那个在职场上干净狠厉的男人彻底成为她脑中的幻
象，颜希晓从没想到自己可以看到李子睿如此情绪化的一
面。她盯着他，像是怕击碎他的心事，连呼吸都不敢放大声
音。就在她忍耐不住遮掩更尴尬的气氛想要离开时，李子
睿却像是洞悉了她的心事，突然抬眸：“希晓，你能不能陪我
坐一会儿？”

颜希晓一怔，随即听话地走到他身边坐下。接下来的心
事沟通，便顺其自然。他问她，你有没有过男朋友？她笑，当
然有。进行到哪个地步了？顿了一顿，希晓没法在这个受伤
的男人面前装出贞洁，老实答道：“该做的都做了。年少轻狂，
不考虑后果。”

话还未尽，希晓便暗自苦笑。刻骨铭心的五年恋情，从来
没想到会用“一时情热”来简略概括。每对恋人在承受感情蒸
烤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但若有一日分离，便会觉
得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只值得缅怀与铭记。

忽然想起一句话，我和你，在不对的时间不对的地点错误
地相遇，然后，倾尽一生气力，忘记。她打算用最大气力忘记
那段过去，可是上天不容她如此薄情，用最狠厉的方式，惩罚
她用生命记住那个男人。

说起这些话的时候，颜希晓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流露出了
怎样的无奈与伤感，也不知晓这样的表情会带给李子睿多大
的触动与震撼，这样沉寂的深夜，对于他们而言，感情两个字
已是雷区。当初决定在一起的时候便已经明文说明两
人不得触及彼此感情，可是今天，两个原本互不相干的
人，却妄图依靠在别人身上取暖。

郭朝东下班后来看文燕
晚饭吃得没劲，吃完饭文燕就出来，

在大街上无目的地走。迎面却见到郭朝
东向她走来，说：“文燕，我来找你是想让
你劝劝周海光，劝他早点离开唐山。他在
今天的会上，指责你父亲对工作失职，市
里的领导都很恼火，要处理他呢。早点离
开还能全身而退，晚了，恐怕没有好日子

过了。”
郭 朝 东 说

得很知心，文燕
生 出 许 多 感
激。说罢，就去
找周海光，不过
这次她一点也
没有平素的委
婉，使周海光吃
惊：“海光，以前
我不反对你，是
因为你是地震
台最优秀的，可
现在不一样了，
专家组的哪个

人也不比你差。”周海光吃惊地看着文
燕：“你怎么也不相信我了？”“不是不相
信你，是我不想让你再出错。”一个“再”
字，更使周海光难以容忍，他的声高了：

“你不懂地震，怎么就肯定我会再出错
呢？”

周海光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种把学术
观点往个人品质上拉的庸俗的偏见与误
解，这种偏见与误解发生在恋人身上，就
更不能忍受：“我们面对的是大自然，是
谁也看不透的大自然。”他的声音越发高
起来。半天的话全部白说，文燕极痛心：

“周海光同志，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固
执、这么自私的一个人。”周海光也痛心：

“文燕，你真的认为我是一个这样的人

吗？”“难道你自己觉得还不是吗？”向文
燕说完，起身便走。

周海光坐在椅子上没动，他站不起来
了。他忽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大自然
之所以毁灭人类，就是因为人类的狭隘与
偏执，大自然为自己的作品痛心，所以要
抹掉，就像小孩子用橡皮擦掉一个错字。
他为这种想法害怕，周身有一种冷意。

地震台的院子里停着一辆面包车，
专家组的同志们要返京，地震台的全体
同志送行。临上车，魏平拉着周海光的
手说：“海光，你的脾气应该改一改了，这
样要吃亏的，我们虽然观点不同，但我们
永远是好朋友，根据总局的意见，马骏和
其他几位同志配合你的工作，由这个决定
你也可以看出，总局对于你的意见还是重
视的。”周海光点头：“不用替我担心。”

送走了专家组的同志，周海光到医
院找文燕，文燕正送小四川出来，见到海
光，眼一低，走过去，周海光在一边呆看
着，叫了声“文燕”，文燕却不理他。

郭朝东下班后来看文燕，坐在文燕
宿舍里，看着墙上挂着周海光和文燕的
照片，不舒服。他说：“文燕，你千万不要
勉强自己，也不要迁就别人，你和周海光
的感情已经是个错误了，就不要一错再
错，执迷不悟了。”郭朝东用语言掩饰略
微的尴尬。文燕仍是不说话。

“文燕，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时
候，你就不回头看一看呀，哪怕转一下
身，你就会得到一份最美丽、最真挚的
爱。可是你没有，你仍然为一段海市蜃
楼般的情感做着无谓的牺牲，仍然为一
份虚无缥缈的爱付出徒劳的努力。我觉
得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你说
什么是爱情？”文燕终于说话，提问。“爱
情其实就是一道选择题，有时非常简单，
答案也一目了然，但我们往往被一些错

误的选项所迷惑。人的一生这样的题目
只有一个，答错了，其实也就错了一生。”

郭朝东还要继续说下去，却传来敲
门声，尽管生气，还是不得不去开门，开
开门，更生气，是周海光。“文燕，我想和
你谈谈。就几句话，我说完就走。”站在
文燕面前，周海光直通通地说。“我不想
听，你走吧。”文燕没看周海光，低头。周
海光无奈，呆立一会儿，转身走了，没和
郭朝东打一下招呼。“文燕，我钦佩你的
勇气，更欣赏你的果断。”郭朝东笑眯眯
地看周海光走，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明月和文秀母女俩到了一个小镇
上，明月要直接去公社办事，文秀拿着何
刚的照片逢人便问，终于有一位热心的
大娘告诉她，这个人就在村里。于是从
早上找到傍晚，文秀她们的车在稻田当
中的机耕路走。几个村子都找遍了，仍
没有何刚的影子。明月怕向国华担心，
要回家，文秀说再找一个村子，找不到，
明天再来。文秀不死心，坚持再找找
看。正在此时，有微弱的口琴声传过来，
文秀以为耳朵惊了，想的，再听，是口琴
声，是《思念》。

扒着车窗看，一个人戴着草帽，在田
埂上走，边走边吹口琴。

车开过去，文秀探出头朝后看，那人
仍在走，走在一片碧绿的稻田中，边走边
吹着口琴，琴声凄凉。文秀大叫停车，车
没停稳就跳下来，跑。

“何刚哥……何刚哥……”边跑边
喊，风帮忙，把喊声送得极远。那人回
头，正是何刚。何刚愣在原地，好半
天才看清果真是文秀，也疯狂一般跑，
朝文秀跑。

风在稻田上滚，稻子起伏战栗，凉
风中有水汽，如泪丝，夹着绿
色，朝远方滚动。

小桥老树小桥老树 著著
凤凰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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妩冰妩冰 著著
重庆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关仁山关仁山 王家惠王家惠 著著
新世界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